106學年度第1學期　通識愛「悅」讀～【讀書會】

總心得

	讀書會名稱
	兒文所繪本午茶時光

	指導教師/

負責人
	游珮芸 老師

	組　員
	余念璆、徐抒敏、董蕙瑛、高萓璘、宓湛森、張文柔、王靖文、吳艾蓁

	聚會時間
	一、 106年 10月17日

二、 106年 11月07日

三、 106年 11月21日

	成果心得
	一、精彩對話、思考紀錄
(每次繪本閱讀討論皆搭配理論文本《好繪本如何好》，及輔以《話圖》。)

	
	【106年 10月 17 日】
閱讀主題:近期市場新書。如:《下眼淚雨的一天》、《我們的祕密研究基地》……。
────────
在這週的繪本選讀，我們一下就注意到了「媒材」的使用、選擇，與其主題的密切呼應。
《下眼淚雨的一天》主題、文字給予的直接所指，便是濕氣瀰漫。而圖要如何去呼應、乘載、延展文字的方塊，用視覺的包覆性去達成氤氳流動的氣氛? 水性顏料很自然成為第一首選，而作者描圖紙的選擇則令人眼睛一亮。不同於不透明的各式紙材，描圖紙最大的特色便是半透明。作者將水性顏料渲染其上，製成一張張半透明的色紙。剪下後層層疊疊，顏色、水分互相滲透，形成極輕柔的視覺世界，與文字完美相應。
《我們的祕密研究基地》則是用鉛筆、色鉛筆兩硬性媒材，使之易於處理精細的世界。媒材的貫串與共用，公平的使「孩童幻想世界」和觸目所及的「現實世界」，共同擁有視覺上的精緻。此一理所當然的「公平」卻是作者刻意的用心，讓幻想世界有了真實存在的可能，挑戰我們既定認知的超現實真實感於焉達成。而幻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畢竟不同，在媒材的共通下，如何區分?顏色──書中現實物件讓渡為幻想物件的紅色「連用」，便成一重要鮮明地的標示。
【106年 11月 07日】
閱讀主題:近期市場新書。如:《活著》。
────────
圖與文的共奏，是我們對繪本之所以能產出的理解。意即，文圖之密不可分，不僅止於讀者閱讀瞬間文圖兩相結合的當下，而是在編輯、製作成書前期便開始，兩者需共同歷時熬煮──寫故事的人寫故事時，腦中要有對圖的想像；畫圖的人要有對文的感受、的擴散、的詮釋，並同時進行，方能彼此修正契合，相得益彰。
然而，《活著》一書在一開始並非處於文圖同時對望的共構。文，是一首獨立存在許久的詩。詩擁有比故事更迅速翻飛的意象，邏輯的跳接更是無所顧忌，圖如何在詩作已完成、廣為流傳、再無法更動後，長出屬於自己也屬於文字的完好詮釋?這無疑是比一般圖畫書製作，更巨大的挑戰。然，此書的圖，卻像導了一部依於文卻又自外於文的電影。運用生活場景的空間過場、鏡頭瞬間停滯的凝視，下頁又往下進行的場景，以生活寫詩，像極了一部貼近你我、詩生活就在身旁的紀錄片。文圖在本書看似低依附性的各自飄渺自成世界，達到文圖或可切分的可能(錯覺)，但實則是給予彼此更多、更大互補、演繹的空間，不盡完善，藉由讀者一次又一次的碰觸、想像，才有更多閱讀、發現的可能。
【106年 11月 21日】

閱讀主題: 閱讀圖畫書的經典──莫里斯·桑達克作品。《野獸國》、《兔子先生幫幫忙好嗎》、《廚房之夜狂想曲》等。
────────
本週討論了學者培利‧諾德曼在《話圖》提出在《兔子先生幫幫忙好嗎》一書中，動物在視覺形象、行為舉止上極度「擬人化」所帶來的不適應感與威脅性的隱喻──作者認為兔子似乎用邪惡的眼神看的女孩。然而有同學提出不同的想法: 兔子的眼神或許是一種友情的信任跟關懷。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斷重新的經歷，在在提醒了我們文本於完成之時永遠留予讀者未盡、再詮釋的空間。
二、成員代表心得統整

徐抒敏－《好繪本如何好》
    由於《好繪本如何好》是一本有關分析圖畫的書，所說的都是著重在圖畫書裏的圖畫，甚至有時在分析上我感覺到好像圖畫主宰了圖畫書裏的文字。我相信每個文字作者在創作文字時腦海總會浮現一些畫面，那如果插畫家所畫出的意境與文字作家所要表達的意境有不一樣，那應該衷于原創者的意願或是讓插畫家自由發揮？而另一個較為有趣的問題是，文化經驗的差異會影響讀者對圖畫的了解，那對於那些從西方國家翻譯過來的書，裏面的圖畫是否也應具有東方人的文化特色而必須撤換，還是應保留，讓小孩子有機會學習從圖畫中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這中間的拿捏，都是我們需學習的。
余念璆－《活著》、《下眼淚雨的一天》、《好繪本如何好》

    一般認為插畫家為文服務，不同於藝術家的主體性強烈，然我認為插畫家也有其可藉由圖所創造出外於文字的獨立語言，即文字提供一具體爬升階梯、線索，在文字終止未盡之處，圖能創造一扇他自己的任意門──擁有引領讀者在文字扁平虛幻的想像之外，提供一打開並在其間再創造新世界的自由。我認為成功插畫家的圖，就是帶領讀者在視覺圖像世界裡，擁有外於文本，跳躍起飛的自由。

所以我認為《活著》一書中文與圖兩者相輔相成，互相補足並無誰優於誰，誰為誰服務。就像如松居直所說「繪本=文X圖」絕不是「文+圖」，乘法比起加法的堆疊，有更多相容交互、彼此完滿的可能。而既然兩者互為主體性，要如何不失協調的在基準線上共譜成歌甚或合奏精彩，我認為這交互運作成功與否的空隙，體現了居中媒合者──編輯的重要。編輯需具有對時下創作者(不管是文字端或圖像創作端)敏銳觀察並分類的能力。對我來說編輯像指揮，像導演，為不同性質的「作品」(由編輯x作者x繪者共同創造)尋找不必憋悶各自消磨掩蓋，而是可以各盡其才、相得益彰的演員。
   《下眼淚雨的一天》彷彿圖畫書的舞台，及圖畫創作者作為掌鏡導演舞台呈現、鏡頭角度及遠近的調度──圖畫書如同劇場如同電影，創作者便是導演。因此閱讀至此提及圖畫所呈現、給與觀者視角之時，便自然的打開自身觀看電影經驗去做連結。我觀看的角度如下: 觀者(我)對角色由上往下的俯視，屬「上帝視角」般的主宰，可透視角色的無助、脆弱，和當下所能延展的人生的命定；而對角色由下往上的仰望，則使觀者(我)不得不臣服於角色的陰影之下，彷彿遭受角色的悲傷。
宓湛森－《我們的祕密研究基地》、《好繪本如何好》

   《我們的祕密研究基地》讓我想到《話圖》一書提到：「一方面要有孩子的心靈，一方面又要是一個學養豐富的識途老馬。」這樣的人才能讀懂圖畫書。但是我認為這樣的閱讀標準是否定的太高了。作為閱讀者的兒童本身就是在這樣的眾多閱讀訓練中變成那匹識途老馬的呀，當然這樣的一種標準也為成人閱讀圖畫書提供了可能性。更好奇的是成人在圖畫書中所認識到的閱讀經驗是否也需要孩子進行汲取，我們有必要將作品背後的那些小技巧對兒童進行透露嗎？舉一個不甚恰當的例子，杜老師上課時講到《動物農莊》這樣一部電影，成人關注的是其政治內涵，而兒童關注的是「友誼」、「團結」這樣層面的東西，可以說兒童的認識層面和成人完全不一，那麼在閱讀中透露作者意圖就有待我們深入思考及分析。
高萓璘－莫里斯．桑達克作品、《好繪本如何好》

   在《心胸開放的讀》一書中，桑達克說：「風格只是一種達到個人目的的途徑，一個人有越多風格越好，每一本書很明顯都需要一種與眾不同的表達風格」。讓我想到上學期在陳錦忠老師的圖像製作課，陳老師一再強調，「身為一個創作者，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個人風格。個人風格就是當觀賞著一看到該作品，便能辨識是什麼人所創作。」這在個人創作上的確是重要的事，也是剛踏入圖畫創作初學者所朝向的目標。但在這所談的不只是呈現個人風格，而是圖畫書藝術家如何藉由使用各種既存的風格招式傳達他們所畫的故事訊息，其風格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或是隱含的意義。圖畫書的圖畫不管呈現出的是個人風格還是文化風格甚或是某個歷史時期的風格，最重要還是要回到其在整本書的風格是否帶給我們某種故事意義，帶出整本圖畫書的閱讀語調，讓圖畫悄悄地在說話，不再只是輔助，也可以和文本相存並重。
張文柔－莫里斯．桑達克作品、《好繪本如何好》

   《野獸國》提到阿奇與野獸的對比，尖形的小孩與曲線美的野獸，顯示這個小孩一點都不懼怕這些怪獸，但另一方面來說，尖形的阿奇會不會是一種敏感小孩的顯示？對於外在的世界都帶著刺。阿奇的圖之所以會吸引我們，依我的解讀，由於是人類本身，因此我們會對自身產生興趣，但是否也因這樣的限制，所以在閱讀時，我們早已先把一些已知代入故事情節。在《廚房之夜狂想曲》中則為一種顛覆，由於在夢境，所以一切似乎都成了一種可能性，圖畫中置入漫畫式的風格，用色明顯，對比相當強烈，雖然光溜溜的主角在麵糰打滾似乎有些怪異，但或許放在純藝術跟站在兒童的角度上，我們該把一些大人的眼光還給孩子，裡頭的一顆童心或許才是最重要的。而對於文字跟圖畫的延伸思考中，外國的文字，似乎皆由能指跟所指所約定俗成，而我們的文字，就像圖畫的演進史，到現在成了我們書寫的工具，個人覺得相當有趣。


	活動照片

（3張以上）


	【106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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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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